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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庵，位于鄞州区东吴镇勤勇村境内的群山之
间，无甚名气。自 1912 年起的三年时间里，此庵寓居
着一位青年学人，杨霁园。

之前一年，1911 年发生辛亥革命时，29 岁的杨霁
园正在慈溪一所学校教书。清朝终结，使杨霁园滋生
归隐之心。他出身于礼教家庭，儒家的价值观烙印至
深。是年冬天，杨霁园辞去教职，心怀遗民的惆怅，
离开慈溪。他回家的线路是从宁波搭乘航船，沿后塘
河至小白上岸。勤勇村旧称“凤下溪”，离小白河头
约五里之遥。而从勤勇翻越过山岭，便是杨霁园的老
家瞻岐镇岐西村。指南庵藏山既深，又离家不远能时
时省亲，遂成为他首选的归隐之地。

《杨霁园先生年谱》 记录杨霁园在指南庵期间
“伴僧侣同耕植而吟诵撰述，早夜孜孜，各方学子从
游者数十人”。耕植、撰述、授徒，俨然古代之潜
修者。杨霁园以聪颖好学出名，15 岁参加童生试，
名列第一。在县城的月湖书院及孝廉堂读书时，以
年轻博学，受到陆廷黻、张桢泰等师长的赏识。数
年后的光绪二十八年试县学，又拔诸生第一，声名
鹊起。以故纵使栖居隐蔽山寺，仍有四方学子慕名
追随。

杨霁园住庵内偏西的一间房子，房有一丈多高的
直窗，窗外对着一方岩石，长满苔藓，负墙而出。老
僧告诉他：岩石预示多梦，不知先生有没有应验？杨
霁园回答：住了些日子，并没有梦，虽然做梦也不
错。事后杨霁园命此室为“岩斋”。他在岩斋讲课
时，常觉得此岩似乎负墙而听，其势欲入室与他的
弟子们一起参悟。两年后，杨霁园又把岩斋故室改
称“养雄山舍”。他说，此地名凤下溪，凤雄而凰
雌，夫自强不息、弘毅而浩然者之谓雄，因号“养雄
山舍”。

杨霁园一生以教育及著述为己任，成就卓著。指
南庵可以目为杨霁园开办的第一个私塾，而此间的学
生情况如今已很难了解到。我查到的学生仅有两位，
一位是桑纯 （字粹臣，号卷怀）。杨霁园长女杨哿孺

（1914-1980） 多年后回忆：“大叔公卷怀先生就学家
君时，吾方出生，迨我踉跄学步之年，大叔公尚在门
下。”杨哿孺的出生之年，其父就在指南庵教学。桑
纯鄞之大嵩人，精小楷、擅篆刻，杨霁园曾请他刻

“迫移”一印。著有 《卷怀楼诗稿》。另一位学生是张
成 （字君武、月亭），鄞塘溪人。其同窗朱浩称，杨
先生归隐，张成首从游。张成才华出众，系杨门杰出
弟子之一，杨霁园称其有古丈夫风。喜武术，曾从军
在蒋孝先麾下职掌书记。惜 47 岁就去世，著 《天机楼
诗》，内有 《怀岩斋诸友》：“我有径寸心，明明常如
月。持以奉诸君，不盈亦不没。”

《同治鄞县志》 记载：“指南庵，县东六十里凤下
溪，久废，咸丰四年重建。”咸丰四年距辛亥年间尚
近，屋宇应不会破旧，但寺中的生活条件大概不会太
好。有个学生请教老师食、眠的方法，杨霁园这样回
答：“欲食便食耳，不欲食须已。欲眠便眠耳，不欲
眠须起。君问食眠方，我说但如是。”

庵有僧若干，其中功修和尚，上了岁数，清晨杨
霁园倚树读书，功修则取石投溪谷，练他的功夫。杨
霁园此间撰写 《庸溪笔记》 等诸多文章，功修抄录
之。十余年后，奉化中医王宇高游指南庵，功修老僧

已逝去，但徒弟还保存着他抄录的杨文墨迹。庵中还
有位和尚叫戆僧，温州人，人缘好，曾陪杨霁园登福
泉山。当杨霁园与朋友洪左湖、翁孚人游瞻岐岭时，
戆僧也同行。

指南庵期间常有朋友来探。1914 年秋，杨霁园在
庵上方的山泉 （当地人叫响水岩，杨霁园私命名为翠
微潭） 烹茶待客，一时朋友、师生雅集，各赋诗，并
成集 《翠微潭烹茶诗》，杨霁园亲为作序。

当我翻阅杨霁园文集，看到有好几篇指南庵相关
诗文。掩卷之下，就起了找寻先人足迹的愿望。勤勇
村其实离我近，只是之前一直没有会心。抽了个晴朗
的假日，按导航先找到了“指南禅寺”，结果勤勇村
民告知，寺是新造的，真正的指南庵在村子另一边的
山上，老早就被拆毁平整，种了茶树。我心有不甘，
继续在村中寻访故老。于是在热心村民王金宝老先生
引导下，得以去了指南庵遗址。

从村走到指南庵，约有 20 分钟的路程。山路已修
成了机耕路，所以好走，一条山涧沿路而下。间或看
到两边种着橘树或桃树，就是一直没见着茶树。快到
半山腰，林渐密，陪同的王老说到了：眼前是一块平
地，长满杂草，周边多竹丛。如果不是老王指认，怎
么可能想到这里曾是指南庵，乃至岩斋。王老少年时
来过。庵有前后两进，四周长着数棵高大的乌桕树。

王老还指着庵址前的数块坡地说，这以前属于庵田，
种植水稻。庵附近有个谢氏山房，现在还住着几户人
家。杨霁园从指南庵登瞻岐岭回家，必要经过谢氏山
房，因此与山房主人熟稔，曾数次受邀带朋友在谢家
吃饭，留宿。

庵左侧的山涧，水仍在淙淙流淌，这是从前寺僧
的饮用水，也是凤溪的源头。王老告知，涧水就是从
山峰下侧的响水岩流下来的。眺望片刻。上面的树太
密，也无路径。

王宇高医生的 《游指南庵》，写于 1922 年。文不
长，在此择要摘录：“出天童村口，折而南，渡溪，
又渡涧，上山七八里，有庵曰指南⋯⋯凤溪洄环，中
多诡石怪木，幽险深峭，不可穷，奇境也。以邻于
天童，不及天童之雄壮，且无名僧大师居之，名遂
隐，游者罕到⋯⋯比闻有奇士杨君，尝读书其中，乃
往游⋯⋯杨君名翰芳，字蕤荫，号霁园，鄞瞻埼人。
壬戌春正月初七日记。”王医生是因为杨君的缘故，
才去指南庵一游。而去路之曲折，庵之幽深，现只能
作梦境之想了。

指南庵拆去至少已 50 年。逝者已矣，往事如斯。
我抱膝坐在凤溪之上的这片遗址，听风里隐约有飞泉
松涛，有钟磬诵吟。仰起头，我看到白云了，以及云
朵的影子，它们正一片一片地从指南庵上空飘过。

白云飘过指南庵
卢小东

宣誓是阳光般的语言 洒落
英烈的圣地 晨露晶莹
闪烁 东方日升的光芒
青松翠柏 守候不变的哀思

烈士墓前 和平鸽的哨音
划过花篮敬挽的飘带
70多年前故事的青藤 爬满
纪念馆的岁月

梅花村会议（注）的雪花 飘向
山洋的草根 枝头闹春
信仰与革命的武装对上暗号
燎原之势轰轰烈烈

平溪会师的握手 开启

解放的曙光 修械所
响起政权的锤炼 被服厂
织出民意的洪流

穿越 弹孔喋血信念
染红 宁台解放的扉页
陈列的草鞋 土铳 煤油灯
比党史的教科书更生动

镰锤相拥 崛起信念的森林
誓言排山倒海 涌漫山峰
种子和春天相约 思想的行囊
肩负 超越生命的高度

注 ： 1947 年 1 月 底 ， 中 共 浙 东 工 委 书 记 刘 清
扬，在宁海岔路白岭根村葛希曾家主持召开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上海分局驻浙东代表顾德欢、浙
东工委军事干部张任伟、台属及各县党的负责人许
少春、童衍孝、应为民。会议传达了上海会议精
神，确定了独立自主开展台属地区武装斗争的方针
和策略，明确党的工作方针从隐蔽坚持转为公开的
武装斗争，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并宣布了中共台
属工作委员会组成名单。

因会议期间大雪纷飞，全村梅花盛开，顾德欢
提议这次会议定名为“梅花村会议”。

宣 誓
应满云

清明前夕，雨时下时停。我默默肃立在您的墓前，
心中充满悲伤和内疚。

两年前，我回乡上完祖坟之后，母亲说：“你若还
有时间，给我的爷爷和大伯父去上上坟吧，在张湾山。”

遵母意，带上柴刀、祭品等物，我开车载上父母来
到张湾山。走向一处向阳的山坡，是一片空地和桃花
林。在山的东侧，母亲先找到了她爷爷的坟。墓碑上

“胡式范先生墓”几个正楷字依稀可见。母亲说，墓碑
上的字是沙孟海写的。

我们为这座大墓除草、添土。祭奠之后，母亲又带
我走向山的西侧，桃树之中有一座坟墓相当简陋，坟头
及周边杂草丛生，看上去有好多年无人前来祭扫了。边
上还有一座小坟。

母亲说，“这里埋葬的是我的大阿伯也就是你的大
外公和他的儿子。大阿伯病死时不到 50 岁，他儿子 20
岁不到得痨病死了，很可怜啊!”

母亲回忆道：大阿伯名叫胡彤父，是位教书先生，
平时很威严，我们小孩子都怕他。如有哪个小孩不听
话，大人们就会吓唬他：“再不听话，我们向大阿伯告
状，叫他用板子打你。”一听这话，小孩子都乖乖的了。

“大阿伯穿一身长衫，很有派头。有一天突然下
雨，别人都急匆匆地跑着躲雨，大阿伯依然不徐不疾在
雨中行走。路人说，天下雨了，
胡秀才还不快跑？阿伯答道：前
面不是也在下雨吗？路人听了哈
哈大笑。”

“大阿伯生有一女一儿，女
儿叫紫韭，儿子叫志瑾。志瑾
哥，人长得像唐僧，白白嫩嫩
的，对我们小弟小妹很好，有好
东西会分给大家吃。他平时喜欢
写字画画，有一次还将许多字画
挂在祠堂里，给大家看。他 20
岁不到就去上海银楼记账，后来
得了肺结核，回老家养病百日后
去世了。”

我一边听母亲诉说往事，一
边和父亲一起将坟头上的杂草除
掉，然后，用黑漆将墓碑上已
褪 色 的 字 涂 黑 ，“ 诗 人 胡 彤 父
墓 ” 几 个 字 渐 渐 地 清 晰 起 来 。

“诗人”之称，令我心头一震，
在乡下能被称为“诗人”的十
分 罕 见 。 看 着 这 几 个 黑 色 的
字 ， 我 心 中 充 满 悲 伤 和 内 疚 。
悲伤的是，这么有才华的人早
早地离开人世，内疚的是自己
没有早一点去了解他的生平事
迹。

前几年，家乡咸祥镇的胡
纪祥老师送我一本 《善藏楼诗
抄》 复印本，我如获至宝，抽空
翻阅。为这本诗集题名的是“沙
文若”，即沙孟海先生。《善藏楼
诗 抄》 共 收 集 胡 彤 父 诗 150 多
首，题材多为描述家乡风景、外
出游学所见，以及师友唱和之
作。其中“宰官一代知多少，胸
有苍生总属公”“我亦梅仙旧伴侣，不撑吟骨傲尘凡”
等诗句，胸襟博大，感情真挚，令我印象深刻。

2018 年 8 月，收录咸祥古时六部诗文的 《近代咸祥
文存》 出版，该书序言介绍：《善藏楼诗抄》 作者胡尚
炜 （1900-1947）， 字 彤 父 ， 号 葆 亭 ， 书 斋 名 “ 善 藏
楼”，鄞州区咸祥人。师从杨霁园先生，终生任教，擅
长作诗撰联，诗声远扬。

诗人朱浩在 《善藏楼记》 一文中提到，胡君彤父好
学工诗，抒才思而寄讽喻，尝见于大君子矣。而天下未
之知，取庄子“善刀而藏之”之意，名其楼曰“善藏”。

1934 年 ， 胡 彤 父 随 师 友 游 览 名 山 大 川 ， 泛 舟 长
江，登黄鹤楼，饮酒纵论天下事，挥泪吟诗，举座惊
叹。

同为杨霁园门生的朱骧在 《善藏楼诗草序》 中详细
记录了这件事：“一日与彤父渡夏口，登黄鹤之楼，酒
阑神会，互罄腑肺。彤父放谭游事，抵掌决眦，声驱泪
迸，山川震撼，天地色变。一楼之人，愕然不知其何如
人，何如故也！彤父之志，盖称乎其诗哉。”

胡彤父病亡后，朱浩作祭文：“呜呼胡君，才秀思
敏。刻句缮辞，水碧山青。既工其诗，乃厄其身⋯⋯吊
古洒泪，高啸抒愁。风云色变，寒鸟啁啾⋯⋯”追述此
事的杨霁园先生有诗曰：“昔感文襄泪满城，后来有客
感欧盟。谈仙吹笛望乡外，忽作西台恸哭声。”

胡彤父是诗人，也是奇士。沙孟海先生作于 1936
年的 《胡氏家庆叙》 一文中，开头就有“姻党中得两奇
士焉，曰张成君武、胡尚炜彤父”，意思是，在姻亲之
中有两位“奇士”，一位是 《天机楼诗》 作者张君武，
另一位就是胡彤父。胡彤父与沙孟海友谊深笃，常有诗
书往来。《善藏楼诗抄》 中有 《偕君武过沙孟海幽居》

《挽姻太母沙母太孺人》 等诗。1947 年，沙孟海推荐胡
彤父去浙江通志馆，被聘为编纂，不料胡彤父暴病去
世，未莅任。

胡彤父与沙孟海是什么样的姻亲？我特地向我的大
舅舅、年过八旬的胡友询求证，他说：“我的奶奶，也
是大阿伯胡彤父之母，与沙孟海之母为堂姐妹。这对姐
妹一直因家族未分家而住在一起，感情非常好。阿拉胡
家与沙家也非常亲热，凡沙家有大事，父辈就会前去帮
忙料理，反之亦然。大阿伯因病去世后，沙孟海先生不
但为之题写墓碑，还出了安葬费。”

在清理了坟头及周边的杂草后，我和父亲给坟顶加
上一些新土，并将一只花圈插在坟头。然后，点上香和
蜡烛。瞬时，香烟弥漫，我们朝坟墓弯腰，三拜。

母亲对我说，你大外公得病后一直躺在床上，临死
之前，虚弱得连话也说不出了，就用力举起手指，指向
床铺，当时在场的你外公外婆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大家
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等办完丧事，将他睡过的床铺揭
开一看，发现有一个竹筒，拉开竹筒塞，发现里面竟藏
着一面红旗。

在当时的情境下，谁家里有红旗，必定会被视作
“赤匪”，那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我的外公外婆已作古多
年，我无法查询这面红旗的下落。后来我还了解到，与
大外公有交往、也当过教师的金绍勣是中共地下党员。
我由此猜测，家藏红旗、直到临终才肯告诉家人的大外
公胡彤父，极有可能是一名“红色人物”。

不幸的是，胡彤父之女胡紫韭在民国时嫁给一名警
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坏分子”家属，让她扫大
街。她受不了折磨，逃到上海给人家做保姆，与警察离
婚，而后嫁给一名钢厂工人。前些年胡紫韭年老过世，
如今“诗人”的直系亲属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只知沧海真名士，那识风尘凋玉颜。”今年清明
前，我再次前往张湾山，为大外公扫墓。山风吹来，心
中充满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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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我们一行受邀去宁波仙子园生态农庄
摘蓝莓。途中我想：蓝莓与我小时候采摘过的果子会
有什么不同？我已是古稀老人，之前从未听说还有一
种叫作蓝莓的水果。

浮想联翩间，车子已经驶入生态农庄。农庄四
面 环 山 ， 蓝 莓 园 位 于 西 部 山 坡 。 灌 木 蓝 莓 ， 树 姿
优 美 ： 其 主 干 低 矮 ， 枝 干 从 根 部 丛 生 ， 枝 上 的 叶
片 小 而 密 ， 色 暗 绿 。 说 是 高 丛 蓝 莓 ， 却 仅 一 米 左
右 高 。 树 冠 如 同 撑 开 的 大 型 雨 伞 ， 夏 风 吹 拂 ， 婆
娑 婀 娜 。 每 一 片 蓝 莓 园 的 顶 上 和 四 周 ， 都 围 着 白
色塑料网，猜想必是为了防止鸟雀啄食。

浓密的枝叶间，挂果累累，团团簇簇。同一棵树
上，蓝莓或青或红或蓝或紫。颗粒小而青，是结果不
久还在生长的；淡红色的，正在由生而熟；蓝色的显
示已成熟可口；紫黑的自然是透熟甜美了。

我在果园边漫步欣赏，看到前面一片满树紫多红
少时，就立即止步，轻轻地撩开白晃晃的网罩，饶有
兴趣地踏了进去。

眼前的一株，稠密的绿中略显微红的叶片间，蓝

莓果抱团成簇。垂涎欲滴的我，迅即摘下一粒，乌紫
的果皮外，薄粉轻施，放入口中，一嚼，肉质细腻，
一品，酸甜爽口。顿感“水果皇后”的美誉名副其
实。

其间，进入果园的男女老少络绎不绝。果香四溢
的蓝莓园内，笑声不绝，人人眉飞色舞，个个兴致盎
然。现摘蓝莓，成为时尚。

倏忽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的著名诗句，在脑海中浮现。唐朝的杜牧肯定想不
到，今天的人们能享受到如此美好的生活。随着海陆
空交通的巨变，五湖四海，天涯海角，一年四季的应
季水果，不再只局限于本地销售。如今，不论是哪里
出产的水果，无论路途遥远还是邻近，超市、水果
店、街头小摊，国产的、进口的，形形色色的水果，
终年琳琅满目。备受国人青睐的国外优质水果，现在
被引进种植的，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原产美洲、栽
培最早始于美国的蓝莓，就是其中一个品种。今天我
们采摘的是引进的栽培种，口感远胜大小兴安岭的野
生蓝莓。

第一次采摘蓝莓，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
童年时代，家里没买过水果，吃的要么是自家种

的，要么是漫山遍野的野果子。生长在山上的有：粒
小、色红、味酸的野酸杨梅；树枝有刺，果实毛茸
茸，果内也多毛多籽的毛栗；椭圆形、味酸而麻的黄
布乃 （俗称） ⋯⋯田野里还有种学名为覆盆子的木本
植物，河边草地、犄角旮旯，到处都有，其果实近球
形，多汁液，鲜艳欲滴，招人喜欢。这种野果因为味
道甜美，即使长在苍蝇嗡嗡飞的朝天粪坑边，小伙伴
们见了，也会即采即食，一点不嫌脏。

我家的园子里，除了桑树，还种了梨树、柚子
树。这些乔木果树，我都是爬上去采摘果子的。爬桑
树，不怕桑葚掉，桑葚掉在草地上用水一冲，仍可
吃。梨子就不一样了。梨虽有皮，却很脆嫩，掉到地
上，常常会摔得皮破肉碎汁流。所以每次爬梨树，我
都是轻脚轻手，小心翼翼。

邻近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见到挂在树枝上的淡
黄色大梨子，有时会忍不住翻越我家围墙，扳开篱
笆，溜进园子“偷”摘。事后又会向我和盘托出，其
实，即使我们看到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摘下
的梨子，父母经常会分送四邻八舍品尝。

柚子树干、树枝比起别的果树要坚韧得多，爬上
后便于坐骑。柚子硕大，一只通常有二三斤重。每当
我爬上树，摘下一个就喜滋滋地弯腰往下送，站在树
下的母亲或姐姐，总是喜形于色地用双手捧接。趣浓
浓，乐融融。分次摘下的柚子，一般存储到春节期
间，才拿出来招待亲朋好友。

蓝莓与野果子
任金标

丝瓷之恋 范江 绘


